附录三丹东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典型案例

被非法劳教208人，按年分布：

1999年22人：

李洪德 男 劳教1年、张兆理 男 劳教1年、付春英 女 劳教1年、蔡荣华 女 劳教3年、王  倩 女 劳教1年、刘  晶 女 劳教3年、沈 莹 女 劳教 1年、刘 伟 男 劳教 3年、

邵忠业 男 劳教1年、宋桂香 女 劳教2年、唐义清 男 劳教1年、魏丽明 女 劳教 2年、   秦桂英 女 劳教1年、谭  红 女 劳教1年、马建军 女 劳教 1年、于秀英 女 劳教3年、张丽丽 女 劳教2年、韦丹平 男 劳教1年、张彩霞 女 劳教 、  隋桂花 女 劳教、

夏雪琴 女 劳教 、   周  敏 女 劳教。

2000年25人：

周庆云 女 劳教3年、唐爱华 女 劳教2年、李  华 女 劳教3年、娄淑凤 女 劳教 2年、邵华新 女 劳教2年、石芳梅 女 劳教2年、谢新英 女 劳教2年、蔡东青 女 劳教 、

王  玉 女 劳教2年、隋永彦 男 劳教3年、赵宏娥 女 劳教2年、万初海 男 劳教2年、王  强 男 劳教 、   孟繁芹 女 劳教3年、郑昌铭 男 劳教3年、刘 凯 男 劳教 2年、

赵国祥 男 劳教3年、于  洋 男 被劳教、 程显凤 女 劳教3年、姜红梅 女 劳教 4年、

王喜凤 女 劳教 3年、范淑娟 女 被劳教 、邵长芬 女 被劳教 、董琳华 女 劳教 2年

孙丽丽 女 劳教 2年。

2001年19人：

王  倩 女 劳教2年、沈  敏 女 劳教3年、曲淑芳 女 劳教3年、衣庆芳 女 劳教2年、陈  峩 男 被劳教、邵忠业 男 劳教3年、宋桂香 女 劳教 2年、魏丽明 女 劳教 3年、李艳英 女 劳教 3年、宋云霞 女 劳教3年、刘成果 男 被劳教 、宋世福 男 劳教 2年、安作静 男 劳教 2年、姜  艳 女 被劳教 、孙立杰 女 被劳教 、李凤清 女 劳教 3年、宋桂华 女  被劳教。李兴盛 男 劳教7个月、刘波 男 劳教7个月

2002年35人：初华清 女 劳教 3天、赵玉琴 女 劳教 2年、李家富 男 劳教 2年

刘经礼 男 劳教2年、刘文礼 男 劳教2年、郑家堂 男 劳教3年、姜本胜 男 劳教 2年、

潘  静 女 劳教3年、高天宏 男 劳教3年、李岩 女 劳教 3年、李凤兰 女 劳教 、

张树军 女 劳教3年、王雪梅 女 劳教3年、齐庆玲 女 劳教2年、姜媛媛 女 劳教 3年、

张景露 女 劳教3年、石桂杰 女 劳教3年、赵 晶 女 劳教 3年、单  平 女 劳教 2年

杨景美 女 劳教2年、刘 伟 男 劳教 2年、张显胜 男 劳教3年、胡志强 男 劳教 2年、

赵玉芹 女 劳教2年、刘 波 男 劳教 3年、李桂琴 女 劳教 3年、石玉英 女 劳教 2年、

盛丽霞 女 劳教3年、安立新 男 劳教2年、王建伟 男 劳教 、史桂杰 女 劳教 3年、

管继华 女 劳教3年、范淑娟 女 劳教1年、张春梅 女 劳教 、倪宏磊 男 劳教 1年。

2003年11人：

李洪德 男 劳教3年、张兆理 男 劳教3年、王志贤 女 劳教3年、杨德忠 男 劳教2年、谢晓东 女 劳教3年、鲁守生 男 劳教 、李桂芹 女 劳教 拒收、代娣 女 劳教4年、

二  陈 女 劳教3年、盖月红 女 劳教 、王润香 女 劳教9个月。

2004年11人：

赵伟 男 劳教 3年、唐爱华 女 劳教 3年、谢新英 女 劳教 2年、刘桂芳 女 劳教 3年、刘玉梅 女 劳教1年、刘桂梅女 劳教2年、张凤山男 劳教 半年、石英 女 劳教 1年、隋永彦 男 劳教 3年、盛敏 女 劳教 1年、张春刚 女 劳教。

2005年15人：

姜凤英 女 劳教2年、付春英 女 劳教 、 陈惠艳 女 劳教3年、潘静 女 劳教3年、

葛小囡 女 劳教2年、刘信党 男 被劳教、陶淑杰 女 劳教2年、滕平德 男 劳教 、

王润香 女 劳教 、   张丽杰 女 劳教    肖紫玉 女 劳教 1 年、赵永春 女 劳教2年、盛桂荣 女 劳教1年、张宝娟女劳教2年、于会玲 女 劳教1.5年。

2006年10人：

谢新英 女 被劳教 、莫亚琴 女 劳教1年、张丽艳 女被劳教 、郑国柱 男 被劳教 、

刘成果 男 被劳教 、张行忠 男 被劳教 、张瑞玲 女被劳教、 滕平德 男被劳教 、

汪  满 女 劳教1年、菊世淼 男 劳教 1年。

2007年11人：

刘惠芳 女 劳教 、刘桂芳 女 劳教 3年、邵宇 男 劳教 、徐美华 女 劳教 3年、

孙洪凯 男 劳教 2年半、明辉 男 劳教 2年、陈菊芳 女 劳教 、王淑娥 女 劳教 、

杨春秀 女 劳教 2年、高凤兰 女 劳教 3年、焦娥 女 劳教 1年

2008年4人：

刘敬东 女 劳教 1年、成原毅 男 劳教 、范淑娟 女 劳教 1年、

王  娥 女 劳教 1年。

2009年9人：

刘秀昱 女 劳教3年、刘忠昱 女 劳教3年、侯淑香 女 劳教2年、李桂芹 女 劳教、

李美华 女 劳教、    王维杰 男 劳教1年、梁翠英 女 劳教 拒收、刘华荣 女 劳教 1年半、徐德琴 女 劳教1年半。

2010年7人：

董银红 女 劳教 1年、任志光 男 劳教 3年、鄂显才 男 劳教 1年、李玉成 男 劳教 、李小红 女 劳教 1年、隋盛国 男 劳教 1年、韩  坤 女 劳教 1年。

2011年2人：

付恩全 男 劳教 、王长兰 女 劳教 3年。

2012年7人：

刘  晶 女 劳教 1年、王雪洁 女 劳教 1年、王雪梅 女 劳教 1年半、韩玉荣 女 劳教 、韩玉梅 女 劳教 、叶春芝 女 劳教 1年、叶春强 女 劳教 1年。

年分不清20人：

扈焕云 女 劳教、于东鹏 男 劳教、 陆金安 男 劳教、 陆金安妻 女 劳教、

二  林 女 劳教、杨  爽 女 劳教 1年、小  侯 女 劳教、小侯女儿 女 劳教、

高  华 女 劳教、张传玲 女 劳教 、刘桂艳 女 劳教、杜兴琴 女 劳教、刘  劳教 2年、孙立新    劳教、王彦哲 男 劳教 、小 张（兴东）  劳教、常 凤 女 劳教 、

盖凤珍 女 劳教、孙维珍 女 劳教 、王晓玉 女 劳教。

其中多次被劳教的22人次：

二次的18人：

李洪德 ，张兆理 ，唐爱华 ，刘桂芳 ，潘  静 ，刘  晶 ，隋永彦 ，王雪梅 ，宋桂香 ，

魏丽明 ，刘  波 ，付春英 ，王  倩 ，刘  伟 ，李桂芹 ，刘成果 ，滕平德 ，邵忠业 。

三次的2人：谢新英，范淑娟。（未完待续）
典型案例：

案例1：王雪梅，女，51岁，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护士。两次非法劳教，在马三家劳教所，遭到了极残酷的迫害。

第一次非法劳教：
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，被丹东市公安一处秘密绑架。在一处被酷刑折磨得已不能走路，又将王雪梅劳动劳教三年。往马三家劳教所送的时候，因不能走路，是被几个警察拖上警车的。送入马三家劳教所后，二零零三年三、四月份，恶警要求都学太极拳，王雪梅不学。晚上，被恶警带到了一个装满原料、毒性很大的仓库里，让写四书。不妥协，就叫其站在一个七十公分见方的地板砖上，五天五夜不许动。由于原料散发着毒气，五天后，被折磨得脸肿双眼只剩下一条缝。出双下颌，满脸都是潮红色的湿疹。 
  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，调到了另个分队，恶警队长任江赞。从五月十二日到二十日轮流对她進行洗脑。无效后，二十日晚开始，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。持续了二十多天。开始时心里发急，情绪不稳，头重脚轻。到了后几天，像傻子一样，甚至白天晚上都不知道，已坐不住，在坐凳子上一头就栽到地上；扶起来，再倒下；走路时不辩方向。不看前面的物品，走路直往墙上，不会拐弯；像一个木偶，叫站就站，叫坐就坐，没有了思维。精神伤害到极限。二零零三年十二月，她被调到五分队，恶警队长张春光。又是二十几天不让睡觉。在这二十几天中，王雪梅七天绝食，被送外面冻二天，整天不让進屋。

因为不穿囚服，王雪梅被铐在一个放东西的仓库里。开始是被强迫坐着铐在一条铁凳子上，后来站着铐在铁架子上；最后铐在恶警的厕所里一个站不起、蹲不下的地方。连续十几天不让睡觉，不让去厕所，不给水喝，不给吃饭，不让洗漱。二零零五年四月中旬王雪梅因不穿狱服，被恶警用手铐铐在床头三天三夜不让睡觉，又被带入库房，用手铐铐在铁架上，吃饭、上厕所都受限制，来月经不让换手纸，吃的是严管饭－玉米面饼子。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，超期关押半月后释放。

第二次非法劳教：

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，王雪梅、王雪洁因收看新唐人卫星电视被丹东国安、“六一零”、丹东广电局互相勾结实施迫害，送往马三家劳教所。王雪梅被非法劳教一年半，王雪洁一年。王雪梅绝食八十三天；两次遭受抻刑

二零一二年八月王雪梅被拉去“东岗”施抻刑，两个警察使足了全身力气，拉她的双手，到极限时固定，一会双臂就没有了血脉，成青紫色，她疼的大汗淋漓，全身颤抖，牙咬的“格格”响。半小时后，双臂成黑色，冰凉已经没有了知觉。这时警察再把固定的手铐打开，松开双臂，没有任何知觉的双臂开始血液流通有了知觉，肉钻心得痛和麻交织的感觉使人承受不住，突然下落，人疼的昏死过去；警察为了折磨她，使劲拍打她的双臂，这时两臂已经有了血脉，由青紫变成粉红色。警察再重复上述过程：使足了全身力气，拉她的双手，到极限时之后固定。反复拉抻。被酷刑抻了一上午，中午王雪梅被折磨的昏死过去。之后，王雪梅全身松软，没有一点力气，各个关节像脱节一样。双手麻木无法自控，没有一点力气，连去厕所时的裤带都解不开，裤子提不上去，连刷牙用的水杯都拿不动。

恶警趁王雪梅昏迷不清醒时把着她手签了字，王雪梅清醒后不承认这个签字，开始绝食反迫害，长达八十三天，身体极度虚弱。恶警给她强行灌食，输不明药物，因身体虚弱一次昏倒在厕所里，重重地仰面摔在地上，摔得很重，大家都哭了。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王雪梅被再次拉去“东港”施以酷刑抻。
案例2：盛丽霞，女，40岁，丹东市税务局职工。

二零零二年五月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残酷的迫害。恶警打的双腿不能走路被人抬出刑讯室。从洗脑班出来后，二零零二年九月夜间十一点，一处和610的恶警闯入盛丽霞家中，将她强行绑架至派出所铐在铁笼子里，盛丽霞绝食十三天至生命垂危，家人将其保出。十几天后再次被绑架，送看守所关押，被非法送到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三年。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盛丽霞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。十二月二十日，马三家劳教所要转化她将她双盘的姿势绑上，手也绑上，二十四小时不放，双盘姿势当到一定时间后就像从骨髓里疼，一秒钟都坚持不住，后来她吐血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恶警才放开。

她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，被男警抬入小号殴打，每天只能上一次厕所，不准洗漱，睡觉就在地上，或在地上铺个草垫子，小号里很冷。邪恶之徒还装有高音喇叭播放高分贝噪音最长达二十四小时，進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，她心脏受超强噪音剧烈刺激，几近昏迷。

盛丽霞绝食第十八天，身体虚弱不堪，家人来探视她，看她身体特别不好，就找所长苏境要求检查身体，对女儿被迫害成这样负责任，苏境态度蛮横的说：“你们愿意上哪告上哪告。”她们做贼心虚，表面挺凶，内心惧怕，大队长王晓峰当时答应她父母给她办理保外就医，但是等她父母一走立即变卦了。
案例3：邵忠业，男，60岁。丹东铁路防疫站汽车司机，因修炼法轮大法，遭邪党人员的迫害，二次非法劳教。
第一次非法劳教：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被丹东市公安局一处恶警绑架，三个月后被劫持到丹东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。在丹东劳教所，邵忠业被逼超负荷奴役劳动，有时甚至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以上。恶警将邵忠业定为所谓“转化”重点，一年关了八个月小号，進行“严管”迫害。小号就是一个特殊的屋子，屋里有两排笼子，每个笼子关一个人，每顿只给一个窝头，不准买东西，不准见家人，不准与外界通讯。白天邵忠业遭洗脑精神折磨，被逼长期坐硬板，只要一动，犯人就用板子狠命打，坐的臀部溃烂，渗出血水。管理科科长丁兆辉为了升官得赏（“转化”一个法轮功学员赏一千元），长期用电棍电他，一电就是一上午。八个月过后，邵忠业面色青黑，骨瘦如柴，驼着背，步履迟缓，眼光呆滞，被迫害的没了人样。

第二次非法劳教：

二零零一年五月六日，公安局一处警察再次绑架邵忠业，在看守所迫害了十三个月后，又将他非法劳教三年。在丹东劳教所，邵忠业向劳教所写了证实法轮大法的材料，被恶警关禁闭，在铁笼子里“严管”一个多月；他拒绝写所谓放弃修炼的三书，被狱警用电棍连续折磨两天。一天，恶警胡大明恶狠狠将他踹倒在地，当时他就站不起来了；从此他腰直不起来，不能坐，只能蹲着或躺着。
二零零三年八月，把邵忠业等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转送到本溪咸宁营劳教所，進行更邪恶的迫害。本溪咸宁营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为恶毒，恶警利用心狠手辣的犯人昼夜轮流值班，不让睡觉，反复的从精神和肉体摧残。一次恶警大队长刘少石让几个恶警糊纸高帽逼邵忠业戴，邵忠业不配合，将纸高帽揉成一团扔到刘少石脸上，刘恼羞成怒，派几人折磨了邵忠业一夜，觉得不够劲，又用绳子将邵忠业捆成双盘，三天三夜不能动，人失去知觉，导致双腿一度瘫痪。在丹东和本溪两个劳教所面对邪恶的迫害期间，邵忠业因不配合邪恶，公开讲真相，屡次蹲小号，还遭受了电棍长时间电击的摧残。
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，邵忠业被转到锦州劳教所，直接关入小号，一直就关在小号里，而且还给他加期二十八天。在锦州劳教所期间，他的牙被打掉，腿被打瘸。

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邵忠业从锦州劳教所释放。时隔不到一年二零零五年又被绑架判刑五年。

案例4：宋桂香，女，50岁左右，丹东市元宝区法轮功学员。二次非法劳教。

第一次非法劳教：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宋桂香被绑架到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二年。可刚从马三家劳教所放回二十九天，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被绑架送到马三家劳教三年。
第二次非法劳教：
二零零一年十二月，宋桂香又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。恶警把她双手背在后面长时间铐在床头上或铐在暖气片上，长时间不放开，大小便都便在裤子里和床上。恶警怕她炼功，就将她的手背在后面铐上，再用绳子把腿绑起来几天也不给放开，宋桂香疼得死去活来。宋桂香绝食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恶警就往她胃里灌粉碎的大蒜和盐水。

二零零二年四月，手被铐在暖气管上，不能动，高喊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被两个值班恶警带领犹大将她的嘴用毛巾堵上，头用棉被蒙上。半个小时后，马三家劳教所院长、所长苏境带领十二名男警强行将她关進小号，坐老虎凳折磨，从小号出来时到处都是伤。
    二零零二年初冬，在一次的开会中，队长用恶毒的语言诽谤大法。宋桂香、孙進军两位大法学员站出来，她们想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各种真相。但刚说了几句，队长就暴跳如雷，一群洗脑的人窜上来好几个，有人立时掐住了她们的脖子，还不解恨，又捏住她们的鼻子、按住胳膊、腿。在几乎窒息的情况下，宋桂香、孙進军俩人还努力向它们澄清事实，讲述真相。恶徒就用擦地的抹布硬塞進她们的嘴里，然后按在冰凉的地上。
  恶警用各种手段折磨宋桂香，用手铐把手铐在暖气片上，暖气片热时把手都烫出大泡。罚蹲，一罚就是很长时间，有的甚至一天一宿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跪在地上；罚站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 刑罚“捆盘腿”，双盘腿，再用绳子绑上，大背铐，就是右手从前面拉过肩至背，左手从后腰处往上拉到背，双手够不着时就使劲往一起拉，然后用手铐把双手铐在一起。劳教所用各种难以想象刑罚折磨宋桂香，后来宋桂香双腿瘫痪了，上厕所也不允许别人帮助，她只好挣扎着靠双手、胳膊的力量一点一点往厕所挪。有一次她上厕所很久挪不回来，回来后上不去床，在地上坐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，终于有一个人鼓足勇气，把她抱上了床。
   一次，恶警薛风把她弄到一楼锁起来，折磨的流口水，手哆嗦，不会站着，还不让睡觉。
    宋桂香绝食抗议。恶警们给她野蛮灌食，七手八脚有的把着头，有的捏鼻子、按胳膊、按腿的。把大蒜捣碎了，掺入糊糊里直接灌；灌盐水。一次灌很多，已到极限还给灌，肚子胀得很大，却不让上厕所。长时间坐在地砖上和坐在屎尿中。由于宋桂香长期受到酷刑折磨，身体受到极大伤害，身体被迫害出了各种病，身体垮了双腿已不能动；，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，马三家的恶警怕人死在里面，半夜打电话叫宋桂香的家人带钱来领人。家人交了7000元的“抵押金”后，恶警才放人。

案例5：魏丽明，女，41岁。

两次非法劳教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，被枉判四年，送沈阳女子监狱迫害。

第一次非法劳教：

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去北京。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，搜走三百多元。被当地派出所三个警察押回丹东关押看守所。因炼功，被所长谢志英带着恶警马广波等人拿着胶皮棒、警棍、三角带、竹板子等刑具将八个人每个人的屁股都打得又黑有肿，罚站一天，晚上接着干活。后被非法劳教两年，被送马三家劳教所，一年半回家。二零零一年四月回到家，同年十月又遭绑架。

第二次非法劳教：
二零零一年十月在烟台做生意，给当地政法委等人员写真相信，被当地公安局绑架转押回丹东看守所，又被非法劳教两年，送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。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七日，在劳教所拒绝看恶毒攻击大法邪恶影片，而遭厮打，被加期三个月。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，在窗前立掌发正念，队长张环强制隔离，不许睡觉、体罚、逼迫她写“保证”并加期。因拒绝戴“劳教人员”胸卡，用绳子将双手扭至背后反绑在铁床腿上三天，后送至“小号”中关押。

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，马三家劳教所开始了大规模酷刑残害，对二十多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下毒手。魏利明被连续三十一天不让睡觉；关一个月小号；坐了十五天老虎凳；零下十几度，恶警把窗户全部打开，不让她穿棉衣棉裤。魏利明的手指与手指甲被冻坏，失去知觉。期间经常被男恶警与叛徒电击和毒打。
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，因拒绝洗脑而被隔离、监管、罚站、不许睡觉。
魏丽明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两年，本应二零零三年九月到期，加期半年，结果马三家集中营到二零零四年过年仍不放她回家。

又被枉判：

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，魏丽明又被丹东恶警绑架，再次身陷囹圄，非法判刑四年送大北监狱被迫害。
案例6：潘静，女，41岁，丹东电视机厂话务员。二零零二年九月、二零零五年十月两次非法劳教。
第一次非法劳教：

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五日，在去丹东看守所办事，被丹东公安一处于德庆等人的绑架，送马三家劳教三年。二零零五年十二月，潘静被马三家三大队四分队逼写三书不写就将她关進小号迫害，用绳子强行背铐捆绑、双腿成盘坐式捆绑达十几个小时后，双腿溃烂，四肢均失去知觉。因困绑得时间太长脚变形使双脚致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劳教所队长仍让邪悟人员日夜轮流看守，三九天不让穿棉衣，多少天不让睡觉，只许站立，双腿起大泡，根本站不住，还拳打脚踢，用三角板打头，打出血再用凉水浇。手脚被迫害的失去知觉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二零零四年四月在马三家劳教所因喊“法轮大法好！必须立即释放所有关押小号的法轮功学员”被马三家集中营三大队长相雪丽、队长李环带领犹大陈洪伟、孙学娟、孙丽，铐上双手，用破布堵嘴，用胶布从耳朵缠到嘴上。孙丽用尽全身力气捏住潘静的鼻子，恶狠狠的说：叫你喊！然后关進小号加重迫害，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放回一搂监室，恶警指使犹大申国兰、马冬梅看管她，让她坐在水泥地上，晚上十一点才能上床休息，如提前上床，二人马上将其暴打一顿。潘静高喊：“不许迫害法轮功学员！马三家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！”恶警又将她铐上殴打，用胶布堵上她的嘴，关進小号酷刑迫害。

第二次非法劳教
二零零五年十月，以丹东二街派出所程显春为首的恶警，乘潘静丈夫下班回家之际，强行跟踪入室，再次绑架了潘静。 潘静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遭狱医崔锐及多名警察野蛮灌食。之后她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往马三家劳教迫害。在马三家，潘静绝食抗议被固定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死人床上。四肢被绑在床边，大、小便均在床上。恶徒用钢制成的“开口器”把她的嘴撬开，再用皮筋固定在头上，嘴被“开口器”张开 动不了，也闭不上，有时灌盐水、有时灌糖水、辣椒水及不明药物。潘静绝食七个多月，直至被折磨的心肾衰竭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才被放回家。
案例7：刘桂芳，女，47岁。两次非法劳教。

第一次非法劳教

二零零五年，刘桂芳被关押在马三家女二所。被因不配合劳教，坚持背法，恶警晚上不让正点九点睡觉，熬到十一点才让上床休息。刘桂芳有一天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只提前几分钟上床被邪悟者拖到地上，发生了口角，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喊到办公室戴上手铐，遭了副大队长项奎丽的两个耳光。刘桂芳经常遭受酷刑被迫害的有严重心脏病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东西。恶警们怕出问题，就把她拖出去灌食。由于她不配合，强烈反抗，大队长张秀荣派人把她绑架到一楼单间。她被绑在床上灌食、打针。二零零五年七月下旬她的名字在二大队的黑板上标上了去医院，她的行李、牙具、衣物放在二大队的仓库里，人不知去向。

第二次非法劳教

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，在北京因没有暂住证被北京公安绑架到泥河看守所，转到拘留所后又转到北京市调遣处，以后劳教二年半，投入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。

刘贵芳一直被关在“东岗”，由于绝食抗议被绑在“死人床”上半个月之多，衣服上、脖子里灌食用的食物洒得到处都是，衣服不准换，脸也不准洗，大小便在“死人床”上，床上面有个方形眼，负责看管的“包夹”给倒屎、倒尿。后来，被转入犯人大队时间不长，因无能力干奴工，又被退回三大队。

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点半左右，马三家劳教所一大队警察王淑征领着刘慧、宋秀娥、齐福英，护士陈兵、项警察来到监室，把刘桂芳摔倒在地，荣秀娥、刘慧对着刘桂芳的心脏部位猛踢，王淑征、荣秀娥又指使吸毒犯把刘桂芳推到厕所進行折磨。

二零零八年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左右，刘桂芳被队长关丽英和王玉光从二大队带到三大队值班室進行毒打。被恶警用电棍电，脸被打的变了形；刘桂芳抵制迫害，被上大挂五天，被姓樊的恶警打的嘴肿的很高，长时间呈黑紫色。

在奥运会时期，刘桂芳又被转入“东岗”，心脏缺血，腰部受伤，走路不能直立，下楼梯很慢，又被一男恶警拳打脚踢。

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，警察崔红、张卓慧、张君、崔红、董英等人把刘桂芳把她两条腿绑上固定，然后把她的两只胳膊向两边直拉吊铐起来進行折磨。

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，马三家劳教所保卫科刘勇，管教科马庆山，教育科张军领着姓何、润、陈雨石等一帮男警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迫害，被关在“严管队”的修炼人不分年龄多大都被吊铐、电棍电。刘桂芳被关入“严管队”。在那里，恶警专门往她的大腿、腋下、腰部、臀部电，不唱中共歌曲和狱警自己编的歌又被施以吊铐和电棍电等折磨。

二零零八年十月份，刘桂芳被狱警王润萍、董宾、王晓峰打得头部疼痛、头晕、恶心，做脑部CT检查确诊头部受严重撞伤、震荡，但狱方不承认，说是高血压。刘桂芳因不签考核，被董彬、王艳平、王晓峰等恶警毒打，造成脑袋疼痛，胳膊麻木。

劳教期间受尽了折磨，生不如死。

案例8：姜凤英，女，60岁，丹东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五年，被国保绑架送马三家劳教所，非法劳教两年。
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六日母亲去世，在送葬回来的途中，被刘革、王斌等六、七个警察，绑架。十多天后，被七道沟派出所警察送去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两年。

在送到马三家医院体检时，心律不齐，心动过速。但仍被劳教。

到劳教所里将她关在一个小黑屋里，每天都是四点起床，坐十六个小时的小板凳。由于长时间坐小板凳，屁股都坐破了。逼写转化书，在小黑屋里关了二十多天。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调回了宿舍和大家一起剥大蒜。
   四月上旬劳教所让三大队到操场做广播体操，她不去，说要炼就炼法轮功。队长把她又带到小黑屋 队长将她摔倒在地，她又爬了起来。队长拿手铐，将她的双手背在后面，铐在暖气管子上。这样没日没夜的折磨，身体非常虚弱，感到胸闷，眼睛睁不开，身体下沉脑门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流，昏了过去。这才被放回宿舍，但从此左眼看不见东西了。

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，女二所又把她们在一所的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拉回二所，集中在一起威胁写转化书，她不写，恶警她双手分开铐在铁床上铺栏杆上。过了一段时间她心闷、气短，心脏不适的现象又出现了，身体在往下沉，手铐深深嵌進手腕里，汗珠又大颗大颗的往下滴，落在床垫子上，吧嗒吧嗒的响。一个女警说她哭了，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汗滴，把他放下来送到隔壁房间又将手铐在铁床的上铺铁柱上，左手铐在另一张床下铺的铁柱上，双腿被绳子紧紧捆在一起固定在床头上。两只手一高一低的斜着，既站不起来，又蹲不下去，从中午一直到半夜。
有一天三分队队长石雨点名的法轮功学员到走廊等着，说是要打针。这时三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就开始挨个人打针，轮到她了，她不打，队长石雨和狱警便骂了起来，威胁说你不打针马上让男警来扒你衣服打，一个女医生强制给她注射了一支不知名的药。

到了二零零七年新年前，在寒冷的室外干活，棉军大衣上污漆，队长让她们用四氯化碳擦，由于长时间吸入这种有毒气体，到晚上收工时出现全身发冷，冷的发抖，盖上两层棉被都不行。从那以后，每天都剧烈咳嗽，晚上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上不来气，咳嗽的很厉害，喘气时两肋都疼，而且大量盗汗，心口窝总是一湾子水，上半身两肋处手不能按，碰就疼，睡觉不能侧身睡，唾液里都是血，上楼喘不上来气，头发根总是湿湿的，用手往上理一理，马上头皮带着头发就一块块掉。

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，被释放，两年的劳教迫害，使她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左眼视物不清，牙齿掉了七颗，体重不到八十斤。

长期的迫害给姜凤英精神上造成巨大压力，身体受到的伤害无法恢复，每况愈下。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，姜凤英含冤离世。
案例9：孙洪凯，男，三十多岁。
二零零七年初，法轮功学员孙洪凯，因迫于生计，去北京打零工，被非法劳教两年半，从北京团河调遣处转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，被非法关押在二所六大队。孙洪凯被马三家劳教所绑到床上施以抻刑，上下铺的铁架床，在床头处使其面向床，站立姿势，双脚踩绑在离地二十厘米的横梁上，大腿前面顶在床头上，上身呈九十度，双手被铐住，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向前用力抻紧，绑在上铺床尾的横梁上。施刑的恶徒看时间的长短或摸受刑者的手，看完全凉透了就松下来，凉透了就是血液循环不畅，受刑的人手臂就麻了或失去知觉，松下来后血液流通又麻又疼，钻心的难受，使人受不了，十分钟后再抻上。在这过程中，恶警还用电棍电击颈、手、腹、背等处，还用脚踩绑在手和床之间连接的绳子上。孙洪凯受抻刑时还被用木棍向外反关节别膝盖，被折磨的几乎晕过去，之后很多天行动不便。孙洪凯因起脚气，脚大面积溃烂、红肿而引起发烧疼痛不止，数月之久，不但没人管没人问，每日还要被逼出工。

因坚持修炼屡遭迫害，妻子被迫离婚，劳教期间遭受酷刑，无人探望，释放后无家可归，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案例10：张春刚，女，32岁，丹东市某宾馆话务员。

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国保警察闯進张春刚家强行绑架了她。当天也绑架了她妈妈杨惠珍，家里剩下卧床不起，不能自理的爸爸，他爸爸单位出面才放回来张春刚照顾爸爸。爸爸在这重重打击下不久离开了人世，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在送葬回来被国保警察绑架。并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。

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酷刑和辱骂。张春刚在马三家劳教所经常被罚站，她长的漂亮，男恶警辱骂她取乐。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，她因不穿“号服”、不做操、不参加奴工，被马三家劳教所关在一大队一分队遭迫害。张春刚因绝食抵制迫害，5月下旬被带到一楼强制打点滴。马三家劳教所卫生所恶警狱医曹玉洁（女，五十岁左右）给张春刚扎针时说：“告诉你，我眼神儿不好，只能摸着扎，不一定扎几针能扎進去呢！要想不遭罪赶快吃饭！”

二零零五年四，五月间，张春刚身体虚弱、健康状况非常不好。一天半夜，一大队走廊里忽然嘈杂起来，原来是张春刚突然抽搐、出现生命危险，值班警察和值班的狱医一阵忙乱，因为不许其他学员看。张春刚曾先后多次发生抽搐，非常危险，可马三家的警察视生命如草介，一大队女恶警崔红说：“除非得癌症、要死了，要不别想回家！”

张春刚到期释放，恶警让写转化书，张春刚不写，喊：“法轮大法好”被劳教所超期关押七天才释放。

案例11：谢新英.女，41岁。在二零零零年八月十日在北京被绑架劳教二年、二零零四年，在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次。

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一大队的谢新英遭到了折磨和残害。恶人强迫坐迫害人身体的塑料小凳，穿劳教服，挂胸卡，强行劳动，谢新英不挂胸卡，被打手刘勇、陈景林等几个毒打。几个打手把她拉到一个屋子拳打脚踢并叫她两只胳膊上下抻直，一只手铐在铁床上面，一只手铐在下面，身体趴在床上，头朝下。稍一动，就受到惩罚，每天除了吃饭外，午间都不叫休息，直到夜间睡觉双手还被戴上手铐。恶警叫她穿上劳教服，她坚决不肯。在劳教所受到诸如此类的迫害无计其数。

案例12： 赵国祥， 男，50岁 丹东长途电信传输局维护中心主任，工程师。
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日，被市公安局一处从单位绑架，报劳教3年，送丹东劳教所迫害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在劳教所里传师父经文被“严管”。在严管期间，对赵国祥進行审讯，追问在哪里弄来的经文，最后没查出结果，加期十个月。在严管的铁笼子里关押了四十七天，不给细粮只给一块苞米面发糕一碗白菜汤，不让接见，不让加卡，整天除了审问就整天坐硬板凳，坐的臀部发炎，睡在不到一米宽、一米八长， 一面靠墙三面铁栏杆，象关狗一样的铁笼子里，一天定时两次上厕所开铁笼子，平时都是锁着的，在笼子里白天除了拉到外面坐硬板凳外，在笼子里也不准躺着，把行李叠放整齐坐在硬床板上不准乱动，警察从监控里看着，有问题就要挨揍。四十七天后从铁笼子里放出来。经过三年零三十六天的迫害，二零零三年八月释放。

